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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的怪物 

 

  第一天上學的時候，巴布從長長的隊伍裡朝我咧嘴一笑，我便記得他了。 

  後來，巴布站在講桌上哭喊著「酷老師被怪物抓走啦！」並且用力跺腳，我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安靜地吃營養午餐。放學後，巴布走到我身邊低聲說：「你

可以陪我一起找怪物嗎？」他伸出手，掌心有一張年輕男人環繞巴布肩膀的照片。 

  那不過是五年級的事。 

  巴布長得像山豬，皺緊的鼻子和凸下巴露出的下排白牙，他說這個名字就是

山豬的意思。但班上沒有人相信他，大家都叫他白癡，月考前十名的知道「智障」

這個詞彙，便用來含蓄地稱謂巴布。 

  巴布常常流鼻水，他用手背抹，或者吃掉，他也經常抓癢，抓過的皮膚會搓

出很多污垢。大家都不喜歡他，沒有人喜歡他，但是他喜歡女生，有一次下課，

他把外套蓋在腿上，然後兩隻手伸進去抓癢，上課也不停止，他好像不知道自己

在幹什麼，兩眼茫然地盯著黑板。 

  每個人都不願意接觸巴布，可是巴布身上的某種感覺吸引每個人捏他、抓

他、咬他。曾經有一次巴布和一個同學吵架，他們彼此吼叫，巴布吐出一口口水

正巧射進對方嘴裡，那人僵硬地安靜下來，將唾液吞下去，接著臉紅，得到不屬

於自己的獎賞般跑走了。 

  巴布非常著迷於人體的污穢，他撥弄頭皮屑猶似飛雪。奔跑後將手指夾在匯

積汗液的膝彎處，嗅聞那氣味。或者為了吃鼻屎將鼻腔挖到流血。午休時，他偷

偷趴在桌下吸吮被鼻涕浸透的袖口。他的衣褲破爛散發腥臭，很少穿鞋，儀容檢

查日他把鞋子用鞋帶綁在一起，掛在肩膀上到學校，穿鞋的時候往鞋裡灑小石子。 

  我在十二月轉學到這裡，爸爸和媽媽對這個地方沒有多作解釋，但我從車窗

裡看見岔路上一個巨大的地標，綠色的，有很多疙瘩。我們在清晨到達，那時左

邊海平面初昇的太陽從雲層裡射出金色的光束，右邊則是層層山巒。 

  「這裡距離我們土地的東邊是非常近的。」我說。 

  爸爸讓我閉嘴。 

  我們的房子就在販賣日常用品的街上，每天早晨會有很多人在那裏購物，但

還要在往後面一點並且右轉進一條石子路，路的盡頭才是房屋。 

  從住屋到海邊要十五分鐘腳程，到山腳要十五分鐘，至於到學校只要十分

鐘。每天我吃完烤土司和煎蛋就會走下石子路，沿著清早販賣餐點和食材的熱鬧

街道一直步行到最後一個街口才左轉直走，很快就能到學校。 

  有時我會變換一下路線，爬過住屋附近很高的圍牆穿越對面一戶不知名的人

家，從那走會縮短一分鐘的路程。 

  我走正常路線時巴布總出現在最後一個街口，那裡有家拴著小豬的雜貨店，

巴布的爺爺開的。 

  自從那天巴布站在講桌上吼叫以後，他每天都會在上學的路上對我說怪物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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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布的名字不只是山豬，巴布還是一種怪物，我爺爺說牠從史前時代就住

在黑暗的森林裡，是哪種史前時代？你、你不要打斷我嘛！爺爺說那怪物頭很大

很大，四肢長在腦袋邊……牠只喜歡吃老師。」 

  「為什麼？」 

  巴布睜大眼睛：「因為老師有很多知識！」 

  「所以牠的頭很大？」 

  「對！」 

  「因為裡面裝滿知識？」 

  「對！」巴布挺起胸膛，用力地拍了拍心臟的位置。 

  「牠是怎麼吃老師的？」我問。 

  巴布皺緊了臉，過了很久才回答：「不知道。」 

  「那牠也許沒有吃掉老師。」 

  「沒有吃老師，那酷老師呢？」巴布的眼睛睜得更大，臉色慘白：「老師在

哪裡？」 

  「也許在森林深處給長著四肢的腦袋上課。」我說。巴布瑟縮了一下，我立

刻補充道：「那些腦袋都很溫馴，像剛出生的小狗狗。」 

  巴布直直望著我，嘴巴微開，過了一會他開始用力跺腳，就像我第一次看見

他時一樣。 

  「我要酷老師回來給我上課嘛！」水慢慢從巴布的眼睛、鼻子、嘴巴裡流出

來，他跺著腳，憤憤地呼吸，直到遙遠的學校鐘聲傳來。 

  「我要找怪物，我要找酷老師。」巴布抓撓自己臉上的肉，使勁擰著，有些

水就這樣被擰了出來，到地上去。 

  「你怎麼知道怪物在哪裡？」我問。 

  「我知道，放學後我們一起去。」 

  「會很遠嗎？」我說：「我得在晚餐前回家。」 

  「那裡。」巴布食指劃向舉目可見的大山，與海相對，綿延不盡的稜線，我

不知道它的名字。 

  「看起來不遠。」 

  「我們還有一個秘密基地。」巴布給了我一本圖畫紙作成的小本子，最末頁

是鉛筆繪成的地圖。「這裡，竹林深處。」 

  我同意了，並且決定下課後出發的時間，巴布舔食唇上的鼻涕，朝我咧嘴一

笑。 

  「酷老師沒被抓走的時候我每天都上學。」他說：「酷老師不在了我就不想

了，我要花時間找酷老師。」 

  「那今天呢？」 

  「今天我陪你。」 

  然後我們到學校去。 

  我們的學校很大，從大門進去是鋪滿紅土的操場，正對司令台，後方是一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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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教室和老師辦公室，總共兩層，低年級教室、圖書館在第一層，音樂教室、

辦公室和高年級教室在第二層，樓梯下方有魚池，巴布說自然課老師會帶我們去

那裡看蜻蜓的幼蟲。右側是營養午餐廚房和幼稚園教室，左側是遊樂場。校園最

後面有植物園，裡面有幾隻天竺鼠、公雞，以及一隻尾羽殘破的孔雀，每隔一段

時間牠會開屏，發出很大的爆裂聲。 

  我們班上有十四個人，一個轉學生，一個又瘦又高的女生，一對雙胞胎，三

個金髮碧眼的俊俏男生，三個過動兒，四個智障，十一個原始住民，十二個貧窮

家庭的孩子。 

  這學期的老師是個乾癟細弱的年長女人，她在黑板上寫下自己的名字，清

晰、微笑地說這裡是個落後的地方，而且她留意到我們有些人根本不洗澡，我們

身上有污垢、頭蝨，還有為數不少的同學熱愛玩頭皮屑。但是她一方面又同情我

們，我們是如此可憐……幾分鐘後，她發作業本給我們。寫了一會兒，她開始唱

名讓每個人到前面交給她營養午餐費。叫到某個名字時，巴布頂著我的臂膀說：

「阿農。」 

  「什麼？」 

  「他們叫她『香臭阿農』。」 

  我轉頭時，一陣暗紅的氣味從經過的衣擺下竄出，甜蜜、令人欲嘔。那個又

高又瘦的女生動作僵硬地經過我，然後到講桌前對老師說：「我忘記帶了。」 

  新老師面無表情點點頭，叫了我的名字。 

  下課時間，巴布帶我去騎斑馬。斑馬在乙班教室前的草地上，學校用鋼筋水

泥做了許多動物塑像，斑馬對我們來說最容易騎。 

  「我先！」巴布很快爬上雕像，我站在下方仰望著。這樣做其實是被禁止的，

但我們無法遏止騎乘任何東西的慾望。 

  巴布踢蹬雙腿，低喊「呀嗬、呀嗬」，然後他突然靜止動作，兩眼凝視遠方。 

  「他們在藏阿農的鉛筆盒。」巴布說。他想下馬，這時三個俊俏的男生從草

叢後方走過來，巴布便停住不動了。 

  三個男生環繞斑馬，其中一個男生對巴布說：「下來，老師說不能騎馬。」 

  巴布緊抿嘴唇，佯裝他們並不存在。 

  「巴布。」我說。 

  「下來。」另一個男生伸手抓他的腳踝，巴布抱著斑馬頸部，用力搖頭。 

  三個男生最終安靜，直到巴布把頭抬起。他已經哭了。 

  「下來。」第三個男生說。 

  巴布顫抖，右腿抽動了一點，但幾分鐘後他仍在雕像上。 

  三個男生圍繞斑馬走動，他們的姿態輕盈優雅，眼神如刀刃般遊移，最後第

一個男生說：「去找石頭來。」 

  我說：「巴布。」 

  巴布這次終於能夠跳下馬，我們從三個男生旁邊走開，巴布用力咬嘴唇，幾

近滲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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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草叢後面的水溝裡找到阿農的鉛筆盒，拿去還給她時，才剛接近阿農

前面第二張桌子，那股奇異的香味再次若有似無地懸滯於前。巴布將濕淋淋的鉛

筆盒放在阿農桌上，朝她露出缺牙的笑。 

  我站在後方看著，阿農一句話也沒說，把鉛筆盒打落到地上。 

  巴布露出奇怪的笑容，不斷扭著手指，然後他猛然問：「你要和我們一起去

找怪物嗎？」 

  阿農不回答，她的手指在桌上畫圓圈，過了很久才問：「什麼怪物？」 

  巴布的額頭開始冒汗，他嗑嗑巴巴地說：「在……山上。」 

  「放學後我們會去，並且有個秘密基地在竹林裡。」我說。 

  阿農考慮了一下，回應道：「你們很好笑。」 

  「什麼意思？」 

  「五年級了還玩這種遊戲，很好笑。可是你們比那三個男生好多了。」 

  我代替巴布說：「山上有專門吃老師的怪物，你是學生，有義務和我們一起

去。」 

  「你應該對全班說。」阿農回答。 

  放學後我注意到阿農從老師唱名後第一次從位子上站起來，她一整天都沒去

上廁所，也不到外面騎斑馬。待同學全部走光以後，我和巴布停在門口，看她慢

慢從座位上站起來。教室的燈已經關了，木椅子上有一塊污漬，太暗了看不清楚。 

  「走開！」阿農發現我們在看她，很大聲地叫著。 

  我和巴布離開了，一路上很安靜，只有他吸鼻子的聲音，我到家的時候故意

不和巴布說再見，他的手從後方抓住我的領子，我用力把他推開。 

  「怎麼了？我們不是要去找怪物嗎？」 

  我說我不相信他了，世界上不可能存在那種怪物。 

  「我帶你去看證據，你就能相信我嗎？」 

  「也許，而且我要拿走其中一個，那是我應得的。」我回答。 

  當我們按照巴布的地圖走向竹林時，路上經過了巴布爺爺的雜貨店，那隻小

豬安靜地睡著，巴布愛撫小豬，一面望向發光的灰色雲朵說：「今天的太陽陰沉

沉的。」這句話不正確，但很精準，我們便在奇怪的光線下進入竹林裡，因為那

些光眼前如同迷霧一片，我勉強看見竹林深處幾具已經開始腐爛的木頭桌椅。 

  巴布問我想不想先休息一下。 

  我評論道：「這個秘密基地很隱蔽，但我要先確定怪物是存在的。」       

  於是我們就往竹林更裡面走，巴布抓住我的手腕領在前頭，我們走到完全沒

有光線為止，然後巴布拿出手電筒照著茂密的竹林。我們慢慢沿著坡道走，累了

就靠竹子休息。最後在一片漆黑中，我們再也看不見手電筒光線以外的景色時，

我們忽然一起滾落，在四射的光線裡，滿地枯葉子亂飛，我們在很深、很深的地

方，屁股下都是沙子，遠方傳來怪物嘩嘩的叫聲，手電筒在幾步之外指向天空，

巴布衝過去撿卻被某樣東西絆了一跤，過了幾分鐘，他拿手電筒和一樣東西過來。 

  「伸出手。」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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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照辦。光線還未來時，我不知道手裡的東西是什麼，光線來時，那是一個

好小好小的人類頭骨，殘缺不全，卻正滿一握。巴布便用手電筒從下往上照自己

的臉，對我咧嘴笑。 

  他知道我相信他了，那時候滿地都是骨頭。 

  我們回家的時候已經很晚，我全身都在發抖，出力抓緊手中的頭骨也不能止

住，現在是夏天，巴布看我抖得那麼嚴重，就問我是不是感冒了。 

  「你為什麼要叫做怪物的名字？」我牙齒打顫地問。 

  巴布愣了一下，然後回答：「我也不知道。」 

  隔天全身都很痛，我想起自己剛來這裡的第一天早晨，是被噴射機的聲音吵

醒的。後來每個星期一我都會聽見噴射機呼嘯而過。我覺得噴射機的聲音很大很

有力量，大概和學校的孔雀一樣大聲。爸爸很討厭噴射機的聲音，因為那聲音會

讓他驚醒，以致於一整天精神都變得虛弱。他之後幾次被驚醒，立刻套上外套衝

出門拿石頭丟天空，吃早餐時很兇地和媽媽說要想辦法把那些飛機打下來。 

  我沒把他們的對話聽完，直接出門上學。 

  事實上就連我們坐在教室裡時，老師都要故意放大聲音才能蓋過噴射機。不

過今天老師在講台上打人，比噴射機更大聲，巴布要我注意阿農，她被打完的時

候手藏在裙子後方的口袋裡蓋住臀部，依舊快歩、僵硬地走回座位。 

  「今天的太陽陰沉沉的。」巴布悄悄對我說。 

  「她為什麼要那樣走路？」我問。 

  「不知道。」巴布想了一下，又說：「她受傷了。」 

  「是怪物做的嗎？」我問。 

  「不，怪物只吃老師。」 

  下課時我們去問阿農要不要和我們一起找怪物，她看起來又想笑了，我把頭

骨放在她桌上，她的臉變得好白，看著我們很久，最後說：「好啦。」我們放學

就留下來等阿農，她在所有人都走出教室以後，才慢慢從座位上站起來。 

  「你們走前面。」她說。 

  我們照辦。 

  巴布領先進入竹林，向阿農展示我們的秘密基地，她飛快地揀一張朽爛的椅

子坐上去，然後看著我們。 

  「所以呢？」阿農忽然說。 

  「什麼所以？」我問。 

  「你們不是在找怪物嗎？找到了嗎？」 

  「沒有。」巴布很小聲地說。 

  「但我們可以去有骨頭的地方等怪物。」我轉頭和巴布說。 

  巴布搖搖頭：「那裡太深了，我們跳進去就像被關在籠子裡，沒有辦法逃跑。」 

  「你們順水流找過嗎？」阿農問。 

  「什麼意思？」 

  「你們已經知道怪物吃什麼，那牠應該還需要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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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對的。」我說：「這附近有水嗎？」 

  「有一條溪。」巴布回答：「這裡唯一一條溪，從山上下來的。」 

  我們又跟著巴布走，那條溪和山、以及前面的海一樣，都沒有名字。一看到

溪阿農便很高興地將下半身浸在水裡，不肯起來。我聽見她嘀咕著：「不痛、不

痛，好冰好涼，一點也不痛了……」溪水應該是非常舒服，因為阿農完全沒發現

自己已經走在前面。 

  我們浸泡溪水往上游走。我和巴布不時偷偷看對方，一起小心地移到阿農身

後。 

  我們把阿農的裙子掀起來。 

  她大叫，但是沒有反抗，祇是受到驚嚇而已。我們看見阿農沒穿內褲的雙腿

間，傷口流出血來。 

  我指責她：「你不能再有秘密，你已經是我們的了。」 

  阿農看著我的眼睛很大，有一點瘋狂和期待。然後她把自己的裙子蓋起來。 

  她說：「你們的怪物把我弄傷的。」 

  「才不是！」巴布大聲說：「你不可以這樣說我們的怪物！牠不會做這種事！」 

  阿農看了我一眼，便低下頭說：「沒錯，我剛才只是不想說出事實。」 

  「但你現在必須回答問題了。」我說。 

  「可以。」 

  「你為什麼流血？」 

  「長大總是要流血的。」阿農回答，緊咬住嘴唇，好像在等我們嘲笑她。 

  但我們沒有嘲笑她，我們完全明白。 

  我們攜手渉進太深又太急的水流裡，最後到達很高的石壁，我們爬不上去，

巴布哭了，回去時看到星星，他又笑了。 

  「你們看！那是獵戶座的腰帶，那三顆星！今天的銀河好漂亮，那是仙后座、

月亮下面的是金星！還有那裡！七仙女星團！」巴布指著天空叫，開始手舞足

蹈：「啊！那麼多的星星！不是很像樹蔭嗎？晚上是一棵樹包圍住我們，然後陽

光從枝葉間灑進來！那就是星星啊！這麼多──這麼多的星星！不是很美麗

嗎？」 

  巴布忽然住嘴，溼屁股坐到空蕩蕩的柏油路上。 

  我們也跟著坐下。 

  「讓我想起故事，爺爺說的喔，也是發生在史前時代。」 

  我打斷他：「史前時代？」 

  「對，史前時代。」 

  「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或者……」 

  「不知道啦。」巴布緊張起來，哭喪著臉哀求我：「你不要打斷我嘛！」 

  阿農豎起食指放在嘴上。 

  「史前時代……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最早最早、最初最初。有個老原始人坐

在一棵樹下，有另一個年輕的原始人走過去，他問老原始人那棵樹是什麼樹，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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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很高興地回答他……就這樣，沒了。」 

  我們安靜地聆聽，結束後也沉默很久，覺得胸口悶悶的，很不舒服。 

  阿農問：「後來那個年輕的原始人還有去樹下找老原始人嗎？」 

  「有啊，每一天，無時無刻。」巴布想了想，加上一句：「只要他有疑問。」 

  「老原始人一直在樹下嗎？」 

  「他從來不會走開。」巴布回答。 

  「但總要上廁所、吃飯吧？」 

  「不用。」巴布一個字一個字用力地說：「不──用。」 

 

  那天又很晚回家，爸爸叫我跪下，我問：「為什麼？」爸爸的皮帶就更用力

抽在我胸前，我沒有躲，因為爸爸說我不能躲，我問：「為什麼？」是因為我的

腿，分明是我的，可是我不能控制它們挺直，它們軟下來了。 

  我感到很困惑。 

  爸爸要我說實話，問我這幾天放學為什麼沒有馬上回家，我說我到同學家裡

開的雜貨店寫功課，可是爸爸不相信我，他坐得高高地，說我是騙子，除非我說

實話，除非我永遠都說實話，否則他不會放過我。然後爸爸要我跪在他面前，把

上衣脫掉，摺得好好的放在腿邊。 

  我開始想像噴射機的聲音。 

  隔天去上學，老師跑過來和我說，放學要去家庭訪問，但是只有我。我看巴

布，他今天吃了特別多的鼻屎，忙碌到無法說話。放學前五分鐘時巴布才對我開

口：「早上看到很多動物屍體噢。」 

  「在哪裡？」我問。 

  「到處都是。」 

  「和怪物有關嗎？」 

  巴布揚起臉笑：「嗯，一定是怪物知道我們在找牠，所以不敢抓老師了，只

好殺小動物。」 

  放學時我們邀請阿農和我們一起探查動物屍體，她瞇著眼睛靠近我，嗅了一

下。 

  「你聞起來好香喔！」她說。然後整個身體都貼到我手臂上，那裡覆蓋著長

袖襯衫，襯衫下覆蓋著芬芳的傷口。阿農用鼻子隔著布料摩蹭，直到傷口再度流

出血來。 

  「好悲傷啊……」阿農閉著眼睛說：「當小朋友好悲傷啊。」 

  我們走到學校外面時，站在一排茄苳樹下，我問：「要如何才能不這樣緩緩

地流血、緩緩地長大？」 

  阿農從一棵茄苳樹邊撿起一樣東西，輕輕放入我攤開的手心。 

  那是一隻不動的金色昆蟲。 

  「死了。」我說。 

  「對，但也活了。」阿農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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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意思？」巴布吸著鼻涕。 

  「我不知道。」阿農細細的手指一把將我手中的蟲捏碎，裡頭空空的：「只

是這樣……牠活了，我也不知道為什麼，牠在這裡，但是也不在，牠因為這樣死

過，所以活了。」 

  「那牠現在在哪裡呢？」 

  「不知道，但一定是比這兒更好的地方。」 

  我想到自己忘記帶頭骨，和他們約好看屍體的時間以後就回家了。 

  還沒進到家裡，我就看見老師的頭出現在窗口，她和媽媽不知道在說甚麼。

爸爸還沒回來，我偷偷躲在窗下聽，聽老師對媽媽拜託。 

  「那時候簽了三年，可是我希望今年就走……」 

  「不是瞧不起這裡，只是太不方便了。」 

  「您的先生……不知道能不能幫幫忙？」 

  從家裡離開時，我忽然想到一些事，遠遠地看見阿農坐在約好的馬路邊，巴

布還沒有到達。那時候我便坐在她身邊，想著一般孩子不可能明白的事情，但我

仍對阿農說：「希望你不會笑我，此刻我很害怕。」 

  「你害怕什麼呢？」她看也沒看我，只是回答。 

  「你覺不覺得這個世界除了你自己以外，其他人都被操控了？」 

  阿農想了想：「我覺得這個世界只有我在動，當我轉頭，其他人才會移動，

而當我的視線移往他處，看不見的便完全靜止。」 

  阿農的想法和我不同，但一樣奇怪，我們坐著等巴布時便一直講這些事，等

巴布來，我們都看見他手中抱著雜貨店的小豬，被開膛剖肚，粉紅色的內臟流出

來，在地上拖。 

  巴布的臉又皺在一起了，他把小豬放到馬路邊，拚命抹臉上的水。 

  「甚麼時候發生的？」阿農問。 

  「不知道，怪物來我家了。」巴布一直抽著氣：「怪物來我家了，老師呢？

老師在哪裡？」 

  然後巴布丟下小豬朝山上跑，沿著馬路，我和阿農追上去，跑很久很久，我

們看見唯一的那條溪水，沿著溪水，我們又往上跑。跑到之前無法翻越的山壁時，

巴布跳到溪裡面，衝進白色的水花，阿農在我背後，拉著我的手，一直嘗試想說

話，但水讓她不能開口。水底有漩渦，阿農的手鬆開了，又好像推了我一下，阿

農沒有力氣上來，我只能自己一個人找巴布。 

  「老師在哪裡？」他就在水上，啞聲問我。 

  我拉他，兩人一起往山裡更深的地方。巴布要找怪物，他說怪物正等著我們。 

  陽光在厚實的雲層裡逐漸變暗，陰沉沉的，我和巴布看不清楚了，只聽見風

吹動樹枝的聲音，還有貓頭鷹嗚嗚的叫聲，走了很久，我牽著巴布，一手拿他的

手電筒照路。愈往深處路面愈顛簸，比竹林的路更艱難，我們不斷跌倒、不斷爬

起來，巴布甚麼都沒說。 

  周遭都是又高又硬的樹，長得很密集，我小聲問巴布：「是這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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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悄悄起霧的深山裡，巴布點了點頭。然後我們躲在一叢灌木裡，安靜地等待。

我從口袋裡拿出頭骨，層層迷霧之中，它清晰的白色猶如真相。 

  噴射機從山頂經過，轟隆轟隆。 

  這時候，有黑影從坡上急奔下來，巴布拿走手電筒往影子身上照，一片亮光，

我們便看到一隻成人般高的巨大野獸。那是我們過去不曾見過的形象，野獸口吐

白沫、樣貌猙獰地喘息，牠長得異常醜陋，滿嘴參差不齊的獠牙、稀疏雜亂的毛

髮，高聳的背脊，細瘦的四肢支撐臃腫野蠻的身軀，窄小的後臀幾乎掉光了毛。

牠的鼻子大而且皺，佈滿傷疤，紅色的眼睛在手電筒的照射下發出可怕的光芒，

牠被手電筒嚇住，以至於停了下來，牠急促地喘氣，唾液從斷裂的牙齒中淌落，

發出噠噠的呻吟。野獸看了我們一會，便竄進遠方的黑暗裡消失無蹤。 

  手電筒沒電時，我們往回走。 

  「阿農呢？」巴布顫抖地問。 

  「不知道。」我回答。 

  在下游找到阿農時，她眼睛還睜得大大的，我和巴布過一會發現她已經死掉

了，就拿一件溼透的衣服蓋在她臉上。但是阿農的聲音從布料下方傳來：「不痛、

不痛，好冰好涼，一點也不痛了。」 

  我們又把衣服拿起來，阿農還是看著天上的星星，眼睛很大很大。於是我們

又把衣服蓋回去。我拉前面，巴布搬後面。他把手伸到阿農下面，忽然又抽出來，

驚訝地對我展示手指上的鮮血：「她還在長大耶！」 

  我們悄悄把阿農抬下山，放到怪物的骨頭堆裡。黑暗中，怪物依舊嘩嘩、嘩

嘩地吼，巴布專心看著地面，一下一下踢骨頭。 

  「酷老師那時候說：『下學期見，巴布。』可是開學典禮上他沒有來。」他

說。 

  我回答：「可能他有別的事情。」 

  巴布眼睛紅紅地想笑，但他的笑容讓整張臉都裂開了：「不是、不是，我知

道酷老師去哪裡了，他被怪物抓走、吃掉了，和每個老師一樣都在這裡面了，我

早就知道的，每次每次，從一年級的時候，妮妮老師笑笑的說：『下學期見，巴

布』，可是下學期變成琪美老師，放假前，琪美老師說：『下學期見，巴布。』下

學期後又換成俊生老師……後來還有好多好多老師，他們都說：『下學期見，巴

布。』下學期老師又不見了，其實我早就知道，酷老師說：『下學期見，巴布』

那時候我就知道了……酷老師也會被怪物抓走。」 

  我們站在骨頭中央，巴布的頭低低的，雙手握成硬梆梆的拳頭。 

  過了許久，他才繼續說：「酷老師還答應我要來畢業典禮。」 

  「畢業典禮是六年級的事。」我說。 

  巴布用拳頭使勁擦眼睛，回答：「酷老師被吃掉了，所以不會來了。」 

  我把他的手鬆開，問：「他做了些什麼？」 

  「酷老師教我寫注音，我以前到ㄏ都不會，酷老師讓我全部都會了，酷老師

還打他們──打！打那三個男生！他們不會欺負我了！酷老師告訴我竹林的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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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基地，我可以一個人在那兒玩。學期結束大家交換禮物……我沒有拿到禮物。」

巴布呼喘，發出抽泣般的笑聲。「酷老師特別去買禮物補給我，是、是星座盤！

因為這裡的星星很乾淨、很漂亮，酷老師教我用，我最喜歡看星星……」 

  我和巴布沿著柏油馬路下山時，天上的星星確實多到數也數不清。這個地方

的路燈是相當罕有的，但那些一閃一閃地我看見──畢業典禮當天，我們站在會

場中央，下半身穿著彩球做成的草裙，頭上別塑膠花，老師決定的畢業裝扮。 

  沒人哭，我們空洞地站在會場中央。 

  「在哪裡？」只聽見巴布驚恐地問：「酷老師有來嗎？我沒看到……被怪物

吃掉了吧？天啊、天啊，老師在哪裡？」 

  我看到照片上摟著巴布肩膀的男人就站在校長後面，但他什麼都沒說，於

是，我也緘口不語。 

        巴布的怪物我知道。 

  是浮屍將眼球血管錯認成水面波光粼粼。 

  是垂死的老者，將穿透枝葉的陽光錯認為滿夜亮晶晶的星星。 


